
中國特色零工（下）：維穩「外包」與作為弱者

的保安維權

我難以評價這次維權。一方面，一些人趁機渾水摸魚；另一方面，人越多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重視

程度。很難說是渾水摸魚促成了維權成功，還是維權助長了渾水摸魚。 

2021年9月24日，中國深圳，保安列隊前往執勤。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維穩「外包」

在龍華的兩年半裏，幾乎每一位資深工頭，我都跟他們做過保安。一般是去不同的公共活動站崗維

持秩序，比如：馬拉松賽事、商場明星代言活動、無人機表演、春節燈會等。

市民、遊客自然會問我各種問題，比如廁所、便利店、餐館位置或活動信息等。對於這類問題，我

僅能憑感覺回答，有些活動地點我也是第一次來，對活動信息也一無所知。

工頭和現場指揮的領導不會介紹太多活動內容，哪怕電子版的信息介紹也沒有。在領導眼裏，我們

是一堆站樁的活體稻草人，更重要的是維持秩序，以及威懾潛在的暴力。這些職責也可以被歸為

「維穩」。

另一種類型的保安完全脫離了服務性質，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維穩。比如：守天橋、拆遷維穩、盯

防。和防疫一樣，用工的源頭皆是街道辦或社區。

拆遷維穩常常出現在社會新聞裏。我做過的那一次，保安拿着盾牌站在拆遷現場，負責搬運和執行

的人同樣像是臨時工。搬運拆除的穿着黃馬甲，看起來像建築工人，大多四五十歲；穿黑馬甲的背

後寫着「規劃土地監察」，有20歲左右的年輕人，也有大腹便便的中年男性，領頭人拿着無人機和

執法記錄儀拍攝。衝突激烈時，城管部門、街道辦、社區領導都會出面。

中國特色零工（上）：改造「三和」與「大神」的邊緣生存

延伸閱讀

另一種類型的保安完全脫離了服務性質，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維穩。比如：守

天橋、拆遷維穩、盯防。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50317-mainland-special-gig-economy


盯防也稱跟蹤監視（準）上訪人員。我與另一位臨時工穿便衣，身份同樣屬於保安公司人員。我們

在一個小區盯着目標人物的行動軌跡，及時上報。與我們一起配合工作的還有物業公司和社區人

員。當事人其實心知肚明。這次事件起因與某家金融公司暴雷有關，許多受騙者是當地有一定財富

可供投資的老年人，基層政府擔心他們越級上訪，於是便有了這件差事。

除此之外，工頭還會招臨時城管，負責夜市秩序，驅趕流動攤販，擺放共享單車等。2022年招募的

防疫保安同樣如此，通常是政府（即街道辦）將用工需求發給保安公司，保安公司再找到相熟的中

介和工頭，每一家分配一定名額。

這種臨時保安與政府購買服務外包有關。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呂芳在《中國地方

政府的「影子僱員」與「同心圓」結構》中提到，由於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制度，涉及「一票否

決」的主要是社會管理部門，尤其是綜治維穩、城市管理等工作。這些工作的特點是勞動密集型，

而在編人員不足，因此政府會以購買社會服務形式外包出去。

這類政府購買服務，很多時候會外包給保安公司。如製造業一樣，保安行業也大量運用勞務派遣。

當臨時用工需求大時，保安公司會委託中介招募臨時保安。臨時保安作為政府項目的「影子僱

員」，長期項目以勞務派遣方式簽訂合同，日結一般不簽訂任何合同。

以城市管理為例，黃琪是福田區A街道的基層公務員，她所在部門為綜合行政執法隊，執法隊平時

會招募市容巡查人員，就來自保安公司的保安。防疫、守天橋、拆遷維穩、盯防等都屬於綜治維穩

和城市管理領域。

一般情況下，街道辦購買服務通過招投標確定項目服務單位。黃琪說，2022年之前，個別區域有防

疫任務，臨時用工需求不多時，政府可以從現有人員中調配，市容巡查員也會去執行防疫工作。而

在「戰時狀態」的2022年，疫情突發時，政府採購方式並不一定是公開招標，而是集體評議，即黨

委領導一把手立刻決定購買哪家保安公司的服務。

雖然相關管理規定，政府購買服務嚴禁變相為勞務派遣用工，但保安公司的勞務派遣和「掛靠」現

象一直很嚴重。黃琪對我說，以她所在A街道辦為例，平時會有一群提供外包服務的中間商圍繞在

領導身邊，當政府需要購買服務時，往往從熟悉的中間商裏找人，這種中間商和工頭是一個性質。

「往往有一個類似工頭的人，他上面可能有個更大的老闆，那個老闆負責維護政商關係，他接到這

個項目後，會找一個比較大的保安公司去掛靠。」黃琪說。

A街道辦曾購買過福田區保安公司這類國企的服務外包，但黃琪說，其實際合作中也是一個「空殼

公司」。「具體還是包工頭在起作用，」黃琪說，「可能之前那個區域（市容服務）簽的是B公

司，每年都重新簽一次合同，下一年簽的是C公司，但做事的可能還是同一群人。關鍵在於工頭有

沒有政府資源，不在於這個公司多有品牌號召力。」

這種掛靠現象也普遍存在於龍華工頭和保安公司之間。每次做臨時保安，工頭或負責指揮的隊長會

特意叮囑，不要說是臨時工或做日結的，要說是某某保安公司。



2010年2月27日，中國遼寧省瀋陽市，求職者蜂擁至招聘會，一名保安在旁駐守。攝：Sheng Li/Reuters/達志影像

工頭背後的中介網絡

龍華臨時工與工頭之間也因為勞務派遣和外包呈現出一種複雜的關係。程驍說，老哥們既需要找工

頭幹活，又對工頭恨得牙癢癢。

龍華工頭之間主要是老鄉和親戚關係。從籍貫來分，主要有湖南籍和河南籍兩大支，都是勞務輸出

大省。如今，他們靠着多年的人脈和資源積累在勞務中介圈壯大，成為小老闆。

早年在景樂市場現場招日結工的模式，在龍華汽車站仍然存在，最常出現的是幾位資深女性工頭。

她們接手的業務可能經過了更多層轉包，在角色上偏輔助，也是為上一級老闆打工。而資深的男性

工頭已經不會出現在龍華汽車站親自招工，他們掌握了更多資源。

工頭通常以個人名義招工，很難知道背靠的是哪家公司，甚至刻意隱瞞相關信息。對零工來說，信

息不對等和層層轉包很容易導致勞資矛盾，這十分依賴熟人關係建立的信任。

2022年，全深圳有保安業務資源的工頭和中介公司都在招防疫保安。很多工頭的網名都叫某隊或某

某安保，乍一看以為是保安公司的隊長，但事實上只是中介。龍華工頭至少還有線下的宿舍集合

點，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更具欺騙性的小工頭遍布於線上招聘平台和社交媒體。

我接觸的臨時工都說，跟工頭做保安，即便一兩週到一個月的中短期工，也沒有紙質合同或協議，

偶爾會簽一個電子版協議。程驍曾告訴我，老吳沒成立過公司，都是掛靠在別人公司名下，以前在

海新信人力市場招工時，只是租了個場地，每個月要交入場費。

2023年後做其他日結保安時，我的工資和崗位也大都是微信、口頭等非正式承諾。少數工頭會讓我

們簽一份電子版的《用工確認書》和《用工告知書》，前者意味着入職某家勞務派遣公司，後者意

味着被派遣到用工的保安公司。

有工頭是明確成立了人力資源或勞務派遣公司，他們的微信網名通常直接用真實姓名加公司名稱，

發放工資也是從公司賬戶打款。

即使是成立了正規公司，也會被很多人稱為「皮包公司」或「空殼公司」。他們的招工點沒有專職

招聘員，全靠工頭的親戚或同鄉幫忙打下手，老哥們稱其為「馬仔」。

工頭通常以個人名義招工，很難知道背靠的是哪家公司，甚至刻意隱瞞相關

信息。對零工來說，信息不對等和層層轉包很容易導致勞資矛盾，這十分依

賴熟人關係建立的信任。



2024年，在一次日結保安報名群裏，我認識了劉文。他告訴我，2022年防疫保安招工火熱時，老

吳、李胖子等幾位工頭一起合作，為一家叫做「功創人力」的中介公司招工。

劉文在整個2022年做了差不多200天的防疫保安。他說，當時功創人力接到的防疫項目很多，工頭

們一起為那家公司招工，既可以利益均分，還可以通過公司系統建立的黑名單，拒掉一些曾經維權

過的臨時工。

這樣的聯合招工建立黑名單避免維權的做法，在2021年龍華工頭搬到沙井時也曾有過。他們與「天

傑集團」合作，建立黑名單，當時就是為了防止臨時工維權。

多位臨時工都提到，功創人力的老闆叫雷功峰，而我早在2022年就加過他的微信，當時無法看出其

公司背景。

工商信息顯示，功創人力成立於2021年，其法定代表人和股東信息並沒有顯示雷功峰。當我搜索這

家公司的信息，發現雷功峰是功創人力的總經理，同時也是深圳市湖南株洲商會副會長。商會在

2022年7月的一篇微信文章中介紹了該公司主營業務：疫情安保、會展保安、活動保安、普工派遣

等。

文章介紹，2022年上半年，功創人力為深圳各街道、社區累計輸送防疫安保人員1.2萬人次，為富

士康等製造企業累計輸送普工1.7萬人。公司業務已遍布珠三角地區。當年4月，功創人力還獲得羅

湖黃貝街道社區安保防疫工作優質人力資源服務商的榮譽。

雷功峰除了擔任功創人力的職務，也是魯豫勞務派遣的業務部經理。而魯豫勞務的總經理張胖子也

是大家常提到的龍華工頭，這家公司同樣既招工廠業務，也招保安。

不止疫情期間的防疫保安，日常的招工、床位業務等，數位龍華工頭互相合作，利益捆綁，尤其是

湖南籍和河南籍之間。

2022年11月30日，中國北京，在新冠疫情下被封鎖監察的社區，保安人員穿着防護裝備站崗。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親歷防疫保安維權

大家再次去往街道辦，走進了大院裏，一步步快要衝進辦公大樓。政府保安

迅速過來阻攔，大家意識到快要越界了，就往門口撤。有人七嘴八舌對着保

安說，「你也是保安，都是掛逼保安有什麼好牛的」「你不覺得你有一天也會

像我們一樣嗎？」



防疫保安是一個只屬於疫情三年的特殊崗位，從2020年出現到2022年達到高峰，隨着年底封控結

束而消失。很多臨時工懷念它的高薪，而與高薪相對應的，則是「維權」。

2022年7月，深圳各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保安維權事件：南山白石洲、福田沙尾、羅湖黃貝、福田

南園、龍華新田……我也親身參與了一場連鎖維權事件。

李胖子是龍華的一位資深工頭，他的招工點L公寓就在龍華汽車站旁邊。2022年10月1日下午，我

在李胖子的招工點報了名做防疫保安，離開時，在樓下看到四五個臨時工正在報警。

他們當天特地從寶安區趕來後卻被告知，夜班已經招滿了，只剩第二天的白班。他們認為，此前在

微信和電話裏已經得到了承諾，但實際到場後又無法報名，再等一天需要更多時間和金錢成本。這

激怒了他們。

他們與我們遇到的情況一樣，來到報名點後被告知夜班已滿，只有次日的白班，崗位工資也低了很

多。

做日結總是這樣，尤其是防疫，從最上游的用工方到最下游的零工，存在層層轉包和信息差：臨時

性、口頭承諾、變數大。工頭在微信發布招工信息時，用的是一套不嚴謹的模板。根據我與工頭打

交道的經驗，他們總會先讓人過來，說「一切都以到現場報名為準」，也就是說，網上發布的信息

有可能不準確。

當這種變數遇到較真的人，一場維權便開始了。從下午五點半到晚上十點半，我目睹了這場維權的

全過程。

警察趕來後了解一番情況後走了，這吸引了更多人圍觀。最後閒雜人等加起來共有三十多人，一起

去了附近的社區警務室。現場有人不斷打電話、發微信從各處叫人。工作人員拿來一個小本子登記

姓名，有來由和沒來由的共登記了31個人。

有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過來問：你們的訴求是什麼？對方公司名字叫什麼？所有人都只知道那裏叫

L公寓，但不知道公司叫什麼名字。等了兩個半小時，在工作人員協調下，李胖子出現了。登記了

姓名的人和他一起坐進了會議室談判。

我和一位聞訊趕來的老哥沒有登記，偷偷溜進去聽。會議室裏，李胖子和衆人爭論了十來分鐘，有

人要國慶節三倍工資，最後李胖子放話：100元解決這事，接受的可以登記姓名、拿錢走人；不接

受的可以留下，安排今晚再去上班，等大巴車來接。

李胖子離開會議室後，社區人員勸大家：現在給大家爭取了100元，正常情況應該核實證據，有通

話或聊天記錄的才符合，但不想去深查。

一部分人接受了，下樓排隊登記，李胖子手機轉賬。還有二十來人在樓上等着，覺得100元太低

了。我在外等待的一個多小時裏，陸續有人出來。直到晚上10點半，後面出來的人說，裏面還有七

八個人，李胖子可能三四百塊錢打發走，不可能再安排去上班。

等我回到住的村裏時已經晚上11點。李胖子的下手老肖負責我們這一批報名，他突然在報名群裏通

知，明天的保安項目取消，理由是疫情嚴重，他連發了三遍。

群裏共有162人，已經接龍報名了72人，看到消息立刻炸開了鍋。大家怒罵老肖隨意取消招工，招

聘只是為了騙人身份信息上報，「維權到底，抗爭到底」的表情包開始刷屏。老肖對怒聲置之不

理，直接解散了群聊。

這時，出現了一位帶頭「大哥」，他新建了一個「保安維權」群，大家商議後決定明天去L公寓維

權。

10月2日一大早，我們來到L公寓樓下，現場還有其他聲稱少發了工資的人。群裏仍不斷更新着消

息，有人說正在羅湖維權，結束後就轉場過來。有人問沒交身份證也沒報名（日結）能不能過去，

有人回答說，「來啊，渾水摸魚。搞得他大出血。」



帶頭「大哥」趕來後報了警，警察又讓我們去前一天的社區警務室登記。警務室門口聚集了二三十

人，我又看到了昨晚來過這裏的三個人。

關於賠償費用，有人主張要1800元，還有人要兩萬。有人出面勸說，前幾天在羅湖維權被警察拘留

了幾個，自己也差點被抓，勸告大家不能要太多，否則會被認為無理搞事。帶頭「大哥」認為，賠

償應該是1天誤工費的3倍再加來回打車費。

老肖被拉進群解釋說：「下午一點報名，我晩上就已經通知取消了，並不會誤大家多少工！是人家

鬧事，不上人了才取消的！已當面給大家解釋過了多次了！再說報名也是大家自願行為！」

等老肖來到社區，包括「大哥」在內的幾個代表與他談判。兩次談判後，老肖表示去現場報名押了

身份證的給（賠）100元。大家無法接受，矛盾再次升級。

我們徒步到了龍華街道辦，街道辦工作人員又帶着我們去了對面的司法所。這時的在場人員裏，已

經有了更多不同訴求的人。有個小夥子在門口寫遺書，說自己被其他中介騙到了浙江。

老肖堅持只補100元，「你們班都沒上，我找他（上游老闆）去要錢啊，笑死。沒有勞動關係叫我

怎麼付工資？不成立嘛。」大家反駁：不是我們不想上班，是耽誤了我們時間。

司法所工作人員試着調和矛盾，但雙方一直僵持到傍晚7點。衆人情緒開始激動，大哥質問：是不

是要媒體過來？有人開始邊罵邊喊：我要上班！打倒黑中介！我要維權！喊了一會，圍觀的群衆多

了起來。

大家再次去往街道辦，走進了大院裏，一步步快要衝進辦公大樓。政府保安迅速過來阻攔，大家意

識到快要越界了，就往門口撤。有人七嘴八舌對着保安說，「你也是保安，都是掛逼保安有什麼好

牛的」「你不覺得你有一天也會像我們一樣嗎？」

這下終於驚動了警察和更多政府人員。最終，我們又被勸回了司法所，門口緊急趕來了一隊穿着

「反恐」和「機訓」制服的高級安保。

政府做出安排，讓我們兩人一組上二樓會議室談判。「大哥」談判完在群裏說：「有身份證的

200，沒有身份證的150。就這樣吧，我也不想鬧了，他媽的鬧得嚴重到時被拘留。大家趕緊走吧，

別真出什麼事情，我還要擔責任。我群該解散就解散了。」

等了很久，我和另一位老哥才進了會議室，對面坐着政府的人，有移動微法院的，有人民調解室

的，老肖在旁邊。對方問：是否接受200塊錢？我說：接受。我把保安服還給老肖，簽名、拿回身

份證，老肖微信轉給我200元。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9點半。

2021年2月4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世界衛生組織團隊成員參觀時，保安人員擋住窗戶。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以「合理」方式找漏洞

我難以評價這次維權。一方面，一些人趁機渾水摸魚；另一方面，人越多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重視

程度。很難說是渾水摸魚促成了維權成功，還是維權助長了渾水摸魚。

維權的談判過程中，也充滿着不信任。政府讓選談判代表，有人懷疑帶頭「大哥」拿了更多錢，被

收買。拿到賠償後，一些人認為相比別人維權到手500甚至1000元，200元太少了。

這次事件後，我才知道，2022年9月是防疫保安維權的高峰期，當時也是深圳疫情再次嚴峻的時

候。

在保安群裏，伴隨着文字解說，傳來一波又一波現場照片和視頻：「福田沙尾三四百號人在維權」

「羅湖黃貝大概50號人在維權」，一群穿保安服或便裝的人在街道辦等公共場所大喊：「我要維

權！我要維權！」最引人矚目的方式是在樓頂揚言跳樓。

有人戲謔地稱這種維權方式為「才藝表演」，「藝術家，大神天生是演員。」

群裏和貼吧流傳的一張張維權後的調解協議或微信轉賬賠款截圖記錄了這些維權成果。這不斷鼓舞

着更多人。有人之前幹長期保安，但「看到老哥們天天維權暴富，所以不幹了」。

維權的核心癥結是臨時工與中介常年以來的矛盾：層層轉包下工資被吃了不少回扣。

劉文曾入職過保安公司。他說，政府報的工價可能是400到500元，甚至上千元，保安公司會從中抽

成，中介再從中抽成，最後到臨時工手裏變成180到200元左右。工作時長也會暗中加碼，政府提出

8小時三班倒，但這需要更多人，工頭就會延長成12小時兩班倒，減少用人，利潤會更高。

我做的那次防疫保安工資12小時180元，摺合時薪為15元。按規定，2022年深圳非全日制用工最低

時薪標準是22.2元。也有人到手工資高，一人一天400元，才幹了4天後要撤人，他們去維權，街道

辦讓中介按照一手單價發，一天1200元，才知道中介抽成更多。因此，臨時工們對中介極度憎恨。

每一次具體維權的起因繁雜，同一地點同一天可能發生不同原因的維權。劉文經歷過多次維權，影

響大的事件中，區長等大領導、警察都來到了現場。

有的維權爭取到了更高的報酬，但參與維權的人會被換掉。劉文說，有的工頭會息事寧人私下解

決，比如給三百、八九百。有一次，劉文一直參與談判到最後，拿到了1700元。後來他聽說，那一

次四個聯合招工的工頭虧了上百萬元。

各種維權中，甚至還有完全相反的訴求。比如：有人不願做大白，因為和小藍工資差距小，但被指

定要穿；有人想穿大白，但上面認為，沒經過專業培訓只能穿小藍……

維權後的賠款或調解費用有時高至幾千到上萬元。9月，一張福田南園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文件

顯示，用工甲方賠償近10人2.5天勞務費750元，7天隔離費（按每人每天1050元標準），並且甲方

保證不會把乙方拉入黑名單，否則乙方到甲方公司領取一萬元現金。

李博就是其中一個簽名的。他告訴我，為了防止實名被傳播和拉黑，他簽的是假名。他2020年開始

做保安，2022年參與過近15次維權，不止在深圳，還有上海、廣州、佛山、東莞等地。

他非常熟悉如何在合法途徑內維權，會出謀劃策。有一次，他打聽到很多社區公務人員「吃了」原

本發放給居民的物資，他們就以此為由要求社區領導協調談判，把工頭叫過來，簽一份書面協議，

寫清楚在哪裏幹活、多少錢一天、工期多久、隔離費多少。簽完後獲得賠償，並互相保證不能將這

些信息外泄。

群裏和貼吧流傳的一張張維權後的調解協議或微信轉賬賠款截圖記錄了這些

維權成果。這不斷鼓舞着更多人。有人之前幹長期保安，但「看到老哥們天

天維權暴富，所以不幹了」。



他獲得的最低一次賠償是四千元，在深圳，最高的一次是在上海，2022年春天封城期間。在臨時工

中，上海防疫保安日結上千元傳得沸沸揚揚。李博和很多人都從深圳去了上海。

上海方艙醫院是所有防疫保安中工資最高的。李博去了方艙守外圍，原本說好每人一天3000元，工

期十天。他們那一批20多人，因為不滿意崗位安排，第二天就發生了維權。一開始工頭只願意賠

3000元，經過談判，每人拿到了一萬元。

2020年7月26日，中國四川省成都市，一名抗議者在叫喊口號。攝：Thomas Peter/Reuters/達志影像

「老哥們最巔峰的時候」

關小林也在上海待了近兩個月，光維權就有三次，拿了兩三萬元。去上海前他經常看到，「群裏老

哥都在炫耀，在哪裏又搞了四五千。」他直言，去了上海之後就是「故意搞事」，找一個理由。比

如：飯送晚了；別人工資更高；方艙說招人，去了後又說不要這麼多人。

關小林2017年來到三和，之後開始幹保安。兩年後說起維權，他不無懷念和自豪。「老哥們是打不

得、罵不得，特別是疫情的時候，他不舒服，他就那個（維權）。」他說。

「已經出名了，（2022年）那時候在深圳名揚四海，可以說是龍華三和老哥們最巔峰的時候。你隨

便去哪裏，人家聽見三和就佩服。市政府、街道辦、信訪辦，到處敢搞、敢鬧。其他城市的（臨時

工）他不敢。那時候老哥們都很團結。」

關小林說，有一次，工頭從龍華拉了兩大巴車保安去廣州，到了之後街道辦又不要了，工頭準備把

人拉去隔離。但100個人都不下車，要求工頭必須簽協議，賠償五六千元到賬才去隔離。最後，工

頭先給了每人3900元，隔離完再結清。

程驍也去上海蔘加過維權。他說，他所知道的（維權）最早從2021年就開始了，廣州和珠海都曾發

生過，都是去隔離酒店。維權後，一人賠了八千到一萬元。「2020年也有疫情，為什麼沒有這麼誇

張，還是因為2021年有了這個開端後，一傳十、十傳百都知道了。」

程驍總結起維權的原因，他歸因於臨時工們的心態：「說句難聽的，我們這幫人包括三和的人，都

有一個好吃懶做的心態。去了就想鬧事，疫情就是最好的一個開始……（維權）回來那幫人每個都

關小林2017年來到三和，之後開始幹保安。兩年後說起維權，他不無懷念和

自豪。「老哥們是打不得、罵不得，特別是疫情的時候，他不舒服，他就那

個（維權）。」他說。



宣傳，當官的也在撈錢，這個錢這麼好撈。哪怕叫你住星級酒店，給你吃最好的，他都要找出漏

洞。」

從中介的視角看，臨時工維權是故意「鬧事」。因工期問題被維權後，一些中介學會了簽協議和錄

視頻，稱「工期不定」或「甲方說什麼時候撤就什麼時候撤」。

「但是沒用，人家還是照樣維權，你還是要賠錢，因為維權的理由多得很。這就像做生意，你賺得

太多了，肯定要吐一點出來，有虧有賺嘛。」劉文說。

他認為，總體上，維權都是因為工價不到位，中介不過是有信息資源差，也不是高科技有技術含

量，沒付出什麼勞動卻吃那麼多回扣，這不合理。「總的來說，他們還是發財了，靠疫情，這些工

頭一個個幾百萬幾千萬的身價。」

維權的連鎖反應是：維權多了，街道辦會臨時取消項目，這樣又導致了新的維權。如此循環，中介

和政府因此更加排斥「三和大神」。

我把福田崗廈村防疫工作「避免聘用『三和大神』」的帖子給受訪者看，他們都認為，這是因為維

權事件太多了，政府怕了，因此才點名「三和大神」。

劉文認為「大神」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貶義的，如躺在龍華汽車站和大街上的那些人；另一種是褒

義的，指「牛逼」，敢於維權，能搞到錢，他佩服這樣的人。他自我認同為後者，比如官方文件裏

特指的維權「大神」。

對於中介和政府對「大神」的排斥，劉文說，中介在招工信息裏寫「不要大神」，但從來沒真正問

過，這相當於一個警告，不要鬧事。「政府這樣寫確實是對人有點不尊重，有些東西只可意會不可

言傳。你作為一個政府單位，不能把這個東西貼出來，貼出來就屬於侮辱人了。」

並非所有人都贊成維權。群裏時不時會傳出不同的聲音：「大神維權，搞得我餓死在深圳沒活幹

了。」有人向中介「告密」的聊天記錄被傳出，之後他被扒出聯繫方式，被稱為「叛徒」。國慶節

維權事件後，很多工頭都只要住宿舍的熟人了。

阿樂2022年沒有參與過維權，他認為，很多老哥是跟風「表演才藝」。阿樂說，老吳宿舍維權過的

人都被趕走了，大部分長期住工頭宿舍的人一般不好意思維權，「也沒多少人老實，只是吃一頓跟

長期吃還是分得清。把你拉黑了，就只能跟陌生（工頭）搞，發工資磨嘰得很。」

2022年10月，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華街道司法所。圖：作者提供

「弱者的武器」



深圳各地招防疫保安的中介幾乎都被維權過。2022年9月開始，幾個中介的微信言論截圖在保安群

裏流傳，他們訴苦稱：大神維權導致虧了幾十萬到近百萬。

從很早起，很多中介在發招工信息時都會說：鬧事者一律拉黑名單；臨保黑名單一律不錄用。

在群裏，我看到三份流傳的黑名單文檔，其中一份有姓名、手機號、身份證號，以及備註的「鬧

事」經歷，涉及地區不僅深圳還有上海，近550人。另一份文檔有2456人，備註事由大多是勞資糾

紛、上訪、吸毒、犯罪經歷。還有一份5000多人。

相對應的，臨時工也建立了中介和保安公司的黑名單，統計中介網名、聯繫方式和招工地點。

關小林說，中介的黑名單就是嚇人的，防疫最缺的就是人。2022年報名做保安時，他從沒碰上過不

合格，「一般鬧事一兩百人，帶頭最兇的幾個才會被拉入黑名單。」程驍也說，只有運氣不好時才

偶爾被刷掉。

臨時工們想盡辦法對中介進行反制，保安行業也有靈活用工平台運用大數據來應對。

深圳一家安保行業服務商2022年3月曾發文稱，防疫保安存在兩大問題：一是招人難找人貴，中介

費用水漲船高。二是保安入職背景審查難。該公司大數據調研發現10個防疫保安有8個是「問題」

人員：利用他人身份證入職（主要是有網貸黑名單記錄，銀行卡停止使用）、有違法犯罪或吸毒等

記錄。

該公司合作客戶包括多個國營和民營保安公司，業務之一是幫保安公司進行「合法合規」招聘，包

括簽訂靈活用工協議，購買商業保險，從而規避五險一金和甲方承擔連帶責任的用工風險。平台還

能利用與公安專網的數據打通，一鍵查看求職者有無違法犯罪記錄、金融污點，以及利用黑名單系

統，降低「專業碰瓷等勞工風險」。

「老哥們維權十次，九次能成功。」關小林說。

而這取決於政府傾向哪一邊。在疫情特殊時期，維穩的主要對象是被封控的居民，防疫保安是執行

人員。當防疫保安從維穩機器變成不穩定因素，政府此時需要儘快平息事端。

「上海跟深圳最好維權，畢竟是一線城市，很注重形象，必須站在老哥弱勢群體這一面，不可能站

在黑中介資本家那邊。」關小林說，「警察還是向着我們這邊的，畢竟我們做防疫是為人民服務，

如果說你來打壓我們，到時候我們發到網上去了，對政府影響肯定不好。」

在一次又一次的維權越來越不可控後，政府開始抓「典型」。保安群裏常有人稱，自己維權後被帶

到了派出所，出來後警告大家：千萬別維某某保安公司的單子，鬥不過。

關小林說，還有人從深圳去了海南三亞做防疫，維權時，警察拿着槍出動了，他們維權自然也沒成

功。現場照片傳到群裏，威懾了想要去但還沒去的人，「海南的錢不好搞」。

李博和關小林都有認識的保安，因為維權被警方拘留了。

2022年5月，上海警方「礪劍行動」通報了兩起方艙醫院保安「涉疫敲詐勒索案」，那年9月，在深

圳，臨時工群裏流傳出一起類似案件通報，此事沒有公開發布，但過程和上海警方的表述近乎一

致。

一位名叫李騰的律師針對上海警方的通報寫了一篇案件評點。他指出，「非法佔有目的」是構成敲

詐勒索罪的主觀要件，兩起案件中「跳樓行為」和「索要超額勞動賠償」並不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因此也就不構成敲詐勒索罪。李騰認為，公安機關在打擊涉疫違法犯罪時，應嚴格遵循刑法。不能

一味為了服務所謂防疫大局，就把一些輕微違法行為拔高作為犯罪處理。

「老哥們維權十次，九次能成功。」關小林說。而這取決於政府傾向哪一

邊。在疫情特殊時期，維穩的主要對象是被封控的居民，防疫保安是執行人

員。當防疫保安從維穩機器變成不穩定因素，政府此時需要儘快平息事端。

https://mp.weixin.qq.com/s/VX__OzXcll3f4HlFOu8GYw
http://www.cicjc.com.cn/info/1041/13957.htm


李博最後一次維權在廣州，那是2022年11月。那天，上百人聚集在天河區一個廣場，很多人開始起

鬨，被防暴隊以聚衆鬧事為由打了。一些被打的人去信訪局討說法，但最後，包括李博在內很多人

都沒有獲得賠償。另外有一批妥協拿到了部分賠償。沒能團結一致，李博認為這次維權「最失

敗」。

從過去到現在，社會新聞中常見建築工程領域農民工以跳樓方式討薪，在不少事件中這被官方定性

為「惡意討薪」。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馬來西亞的農村田野調查中發現，農民針對不平

等有種種不體面的日常抵抗形式，他稱為「弱者的武器」。

無論是做工廠普工或是保安，被黑中介欺騙後，以跳樓方式吸引關注在過去的三和屢見不鮮。大規

模的防疫保安揚言跳樓、街頭呼喊等維權方式繼承了這一傳統。

層層外包下項目回款慢是一種普遍現象。儘管很多臨時工都說，工頭和中介在防疫項目中賺了很多

錢，但同時也都在傳某工頭與保安公司打官司，疫情時期上千萬項目款一直未到賬。

解封後，工頭李胖子和下手老肖就因為利益分配問題決裂。2024年4月一天，兩人在朋友圈發布了

「決裂」聲明。他們各自附帶了幾張聊天截圖，時間最早可追溯到2023年2月。對話中，老肖想要

和對方對賬，李胖子回說，很多帳還沒要回來。

此事被臨時工們冷嘲熱諷，成為談資和笑料。他們說到李胖子和老肖過往對待臨時工的「粗暴態

度」和「劣跡」，最多的評價便是「分髒不均，狗咬狗」。

2022年2月13日，北京冬奧，一名保安站在冰壺場外。攝：Nariman El-Mofty/AP/達志影像

尾聲：後疫情時代的保安

2025年3月初，新一年兩會開幕。守橋保安也開始招募。有的三班倒，8小時150元；有的兩班倒，

12小時200元，還有更低的，190元、170元、160元，以及24小時260元。「太黑了」，人人都

說。但工頭從不缺人。

有人提到了最低工資標準。就在3月1日，廣東省最新調整後的最低工資標準開始實施，深圳非全日

制小時工最低標準是23.7元，所有日結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隨着疫情結束，保安行業日趨正規化，日結保安的報名條件也在慢慢提高。對夾縫中的臨時保安來

說，生活越來越「艱難」。

2023年馬拉松之後，很長時間裏我沒有再做過保安。直到2024年夏天，再去報名時，是一場明星

見面會活動。



到了龍華汽車站附近的集合點，我才發現這近70人裏，除了我在內的少數幾個，幾乎都自帶了保安

服——他們屬於長期臨時保安。2022年7月第一次做保安時，對身高要求不嚴格，只需要有一雙純

黑色鞋子和本人身份證。兩年過去，保安身高常常要求1.7米以上，有時不再提供保安服，甚至必須

要有保安證，還要交「防鴿費」的20元押金。

一次演唱會保安報名後，工頭在群裏通知，我和劉文等幾人被刷了下來。工頭接的二手單，他說，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合格，讓我自己找原因。我不確定是否是因為參與過維權，或是因為沒有保安

證。

2024年，很多工頭都在發代辦保安證的業務，費用從300到600元多不等，甚至還有上千元。這引

發了無證臨時工的憤怒：又是一輪新的收割。

關小林說，工頭要保安證一般是派出所或者甲方的要求，因為如果發生衝突，沒有證件，查出來會

被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的「閒雜人等」，對甲方不利。

很多人也會給工頭發假的保安證照片，矇混過關。劉文就是這麼做的，他說，把別人的證件頭像P

一下換成自己的，工頭也不會認真查。

有段時間，他選擇保安的標準是容易「維權」。他有了一套針對中介反向「割韭菜」的經驗，不再

選擇龍華的資深工頭，那些人「工價低，也維不了權」。他與朋友一起，找新的「容易出血」的小

工頭，有一天，「過去半個小時不到，給我800塊，讓我走，趕緊走，別把他項目搞黃了。」

他不擔心後續影響，因為對方「賺得多，太黑了，也怕曝光」。他形容，「深圳的中介都是內鬥

的，就像韭菜一樣，割了這一波又會長出另一波」。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